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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們甚麼都有，就無你] (第一章)



「紅傘姑娘謝謝妳啊那家人啊原來早已打了我們村民好多錢！沒了我們還像傻子壹樣被騙！」眼見他們拉著壹家家人,白落花心中倒不好意思,她只不過懂幾個字,稍稍會武功,正要扶起他們,壹把低沈但優雅的男聲說出:「早聞紅傘姑娘民間盛名,今日壹見,果真不負！」白落花壹聽就要命,果然還是優雅的要命,擡頭壹看,白落花笑容凝固。胡季空依舊笑得端莊 。倒是白落花先說話:「白焯桃來跟叔叔拍招呼！」 「好的娘親！」 胡季空終於笑不出:「是妳的女兒？」 「是的」 --------------------二十九前----------------------------- 白落花自幼便是孤兒,住在月洲村,由壹個人稱白阿姨的人壹手養大。這是壹條沿著溪流而建的鄉村，外面有文化的人精準用壹句形容：「十裏竹林到月洲，壹溪桃花伴芙蓉」村民世代被溪流守護亦為圍封。溪流倒有個優雅的名稱---桃花溪，據說從前嫦娥曾偷偷到桃花溪看望後，本以為兔子假扮的自己可以瞞天過海，怎料月宮管事的最後發現捉回嫦娥，隨手抽出腰帶將月洲村割成壹個月亮般模樣以作警示。而嫦娥，就只能留下壹棵桃紅滿綴的桃花樹紡後作念想。   「所以，這便是桃花溪和月洲村的由來啦落花！」白阿姨撫摸著白落花的頭，再騰出手整理搖籃中的藥草。白落花眼珠壹轉，伸手擋住：「何我就不會像嫦娥！若言我真的喜歡他，我會跟著他跟到天涯海角！」白阿姨輕輕拿起她的手：「傻Ｙ頭，感情那有妳想如此簡單？還記得妳名字的來源嗎？」白落花溜去找草鞋：「知啊知啊！甚麽落花有意，流水無情，說得就是壹個人喜歡另壹個人，但他的心上人不喜歡他。」白阿姨：「哎哎哎！記好了！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心戀落花，多放心思在自己身上。」放好草藥眺望白落花背著小包袱邊穿好短褐邊奔跑，笑著嘆氣：「這Ｙ頭，真是的！餵！記得天黑前賣好草藥啊！」白落花揮著手示意自己收到，白阿姨笑著換頭，關好門埋首於幫人修書。   溫暖的陽光壹粒粒灑在溪水之上，孩子們的小腳踢蹬出壹粒粒金子，還有飄在水上桃花花瓣。有些調皮的，幹脆掏壹把水撥向別人，白落花自然不落後，隨意踢走草鞋，更專挑剛脫鞋未走入水的女孩，撥的她們壹身都是。男孩們壹見到他們的老大，紛紛跟著撥，眼見女孩們顧不上躲避，又怕新衣弄臟，狠狽得很。白落花倒只是了幾下，就赤腳躲在桃花樹下發呆。每天就待在這個月洲村，村北種茶葉的老伯他們早已「探訪」多次：村南唯壹秋千權早已緊握在他們「月洲幫」這群孩子手中。「有意思都做光了，那些小子還滿意潑水這玩意，無趣！」正想白落花有新的發現。   遠方隱隱有個男孩的身影，走得歪歪倒倒，仔細看，身上衣服光鮮得像個城裹人，卻破了好幾個洞，正朝著桃花溪走來，當白落花還糾結應否上前看看，那男孩竟倒下了！   「糟了！」不理自己還未穿鞋，急急去瞧。白落花吃力地扶起小男孩，拉他上岸，速探鼻息。尚好，尚好，有呼吸！趕緊拉他回去找白阿姨，白落花壹擡頭竟見壹隊官馬沿著溪水追著，激起水花，溪中小孩慌張走避，官兵不理，連揮鞭子趕人。她冥冥中覺得官兵不會無緣無故進村，便快手脫了外衣幫那小男孩穿，蓋住他城市人衣服，再擡頭便有官兵頭目盯著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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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甚麽？那個人是誰」頭目毫不客氣揮鞭壹指地上暈去的小男孩,白落花暗求:「小祖宗妳可別現在醒來！」仍面露無辜:「兵大哥我就見有人昏了我就瞧瞧」順手拉出小男孩手袖見壹塊白玉「嘩娘親果然不騙我,暈倒的人身上總有漂亮東西！」白落花怕有人搶似的把白玉收好。頭目果然不再盯著她,扭馬掉頭走,另壹個小兵忍不住問:「頭,不管管嗎？就在我們眼皮！」頭目反了白眼:「光天化日壹個體弱小孩胡亂走還暈了,身上值錢的被人偷了自然怪不得誰！那小子要是真走掉我們拿甚麽跟妧樓主交代啊？！還呆著！去追啊！」「是！」目送遠去官兵,白落花速解外衣,卻見小男孩醒了,正摸索全身:「我的玉呢？」擡頭對上白落花的眼睛:「我的玉呢？妳把我的玉拿到那？」白落花眼見逃兵已走遠才掏出白玉:「是這個嗎？」「正是！」小男孩手卻毫不客氣去搶,白落花利落後退:「哎哎哎有妳這樣對救命恩人嗎？妳要是沒我幫助那些官兵早就抓走妳！」小男孩咬著牙,停下手,算是默認。白落花算是找到新的樂趣兒,指尖掂地轉壹圈:「那妳告訴我妳的名字,啊！還有這塊玉的來源否則...這白玉就算是給我的謝禮了！」隨即留下個背影便走。小男孩扯著白落花手臂:「還給我！」「不還！妳陪我玩就還！」小男孩仿佛無聽懂,只重復:「還給我！」白落花臉露不爽:「不還！」   「還給我！」「不還！」「還給我！！！」「不還！！！」白落花早已跑回夥伴身邊:「還潑甚麽水？快過來幫忙！」「老大！甚麽事呢？」「這人救了他又不說多謝,又不答題接好！」「好！明白！」「還給我！！！」 
  其他孩子瞬速接過白玉，妳拋我接，我拋他接，上刻還在張三手上，下刻李四早已準備丟出，小男孩根本連白玉的邊都觸不到。但白落花發現不對勁－－－小男孩眼中的倔強，喘氣不息卻仍努力追逐，這白玉對他而言根本不是普通的白玉！好像…有些過了要不要叫停餵不要！李四手壹滑白玉噗通壹聲竟順著急流往下遊飄去！小男孩更加瘋狂，直接沖向急流。白落花徹底慌：「還呆住做甚麽！快攔住他啊！」小男孩用力推開張三李四：「是妳們，就是因為妳們玉才弄的！亅眼角儲滿淚光但又要忍住不流出：「我跟妳們沒完！」白落花壹看見小男孩的樣子深知自己闖禍，推開小男孩：「看好他，我去撿！」縱身壹潛溪河，小孩從沒想過他們的老大會如此：「妳知道妳做了些甚麽？」「我倒不知！」「前面水很急！」「對啊上次桂花爹喝了酒掉在那邊，太陽出來便死了！」小男孩倒沒想過如此，氣倒是消了，心壹下子沒了主意，卻見遠方壹只手拉住河邊枯枝，白落花探出頭搖著另壹只手：「我，我拿到了！」小男孩不理拉扯她上來：「別管了！快上來！」其他小孩七手八腳拉她上岸，她不理緊緊握著白玉塞進小男孩：「妳…妳別生氣了！我拿回了！」小男孩也不理硬把外衣套在她身上：「妳沒事吧？」白落花說：「好哥哥我可沒事但我幫妳如此多難道…. 」「知啦知啦我叫流水！快穿衣！」白落花更興奮：「我們是壹對啊！」「甚麽？！」「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心戀落花！」流水壹時反應不過來，白落花不管硬拉流水：「妳是我的人！」   妳是我的人，白落花從不知，這句話會困住她壹輩子。白焯桃不知母親心事，正想找紙筆幫人修書，翻岀壹個箱子，壹打開是壹個殘舊的孔明燈：「娘，這是甚麽？」白落花壹看，自己以為自己快忘掉那年除夕，結果壹切早已融入骨中。   那年除夕，白落花求了白阿姨很久才可以進城。自從她讓流水住進來白阿姨看到那塊白玉，白阿姨好像不太想讓流水住進來。白落花緊持，因為流水沒地方住，她最看不得流水眼角儲滿淚光但又要忍住不流出的樣子。其實她壹直不清楚白玉的來頭，流水壹身城市衣服。直到她和流水在城墻旁山頭放孔明燈。   見著城內壹顆顆細如火石的燭火白落花終於明白甚麽叫萬家燈火，流水忍不住問：「妳確定妳平日真的將書中的記入腦？」 「哈妳說我？妳呢？」 「那妳還將落花流水寫上孔明燈？妳真的懂 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心戀落花？」 「我知，不就是單相思？」白落花仔細看著流水：「我不知大人怕甚麽，如果真應了這壹句，我亦用生命跟著他。他好，我便好。」流水從未見她如斯認直，收起笑容：「不怕，我本名不叫流水。」 「餵自作情！我何時說我和妳。」 「聽好，那天官兵追我，因為我壹家被抄家了。 除了我，沒有人走出家門」 「那塊白玉是我娘的遺物。」 白落花第壹次知道後悔是甚麽感覺。還未等她伸手，流水繼續說：「我本名胡卓，今夜子時我舅舅便會接我。」白落花站起來：「妳不是真生氣要離開我？！」 「舅舅要帶我復仇，拿好白玉，將來過了風頭，找我！」 煙花終於盛放，白落花只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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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陽照入茅屋，壹個個染血水桶進進出出,其中壹個更不小心撞上端著熱毛巾的老婦:「哎讓開！裏面不夠毛巾！」大家自覺讓出壹條路,老婦飛撲在床邊,白阿姨馬上指:「嬋姑快捂妳女兒,血止不住了。」嬋姑壹邊止血,壹邊緊握女兒的手,努力固定她。豆大的珠由額頭流到下巴,早已喊啞的喉子只能吐出幾個音。嬋姑和白阿姨頭大,床上的姑娘早已生了五個時辰,卻連娃娃的頭都見不著。 「白姑這還好吧？」 「嬋姑妳確定妳女兒生的不是頭胎？」 「真的不是,是第三個娃了！」白阿姨暗道不妙。白落花這時端出煮了多時的藥,白阿姨壹瞧奪過藥:「落花快去城內請大夫！」嬋姑壹把拉住白落花:「可我家沒了男人,沒錢請大夫,不如再等...」「不能再等！我只是懂點醫術妳女兒這樣子怕只有大夫才有法子！落花快去桌底拿些我的首飾,先去典當行！再去醫館！」白落花心知緊急，不理嬋姑阻止，騎著家驢飛奔入城。白落花腦中只盤旋著「典當行」三字，無數店鋪身影擦過，但她眼角壹瞬間瞧見壹個人，是壹抹靛藍，莫名其妙的熟悉。白落花勒住家驢，扭頭只見茫茫人堆，暗道自己傻，心中竟想起他的名字。怎會是胡卓？這混蛋早己搬離城。 又是誰說將來過了風頭找她？哼！ 可是白落花不知道，當她揚起鞭子重新趕路，那壹抹靛藍止步回眸，面容隱約和流水的重叠。身旁頭戴夾竹桃圖紋扁方穿著秋海棠長比甲的少婦用扇掩笑：「阿瑞,她便是妳要找的人？」「是啊！終於找到妳了。」 白落花本以為三、四兩至少問個大夫，可醫館掌櫃壹見她壹身麻布短褐，甚麽由頭都不聽，硬要趕她走，白落花死命抓住門框，後腳蹬住死撐：「先生，這是醫館！要有醫德！再拖就壹屍兩命！」掌櫃斜著眼：「無知鄉姑！這可沒甚麽大夫！趁早回去替他們買棺村！」白落花感到自己火氣壹下子全上來了，心中壹狠，索性掏出白玉，瞧準去弄：「死鄉巴佬，不就要多幾個錢，這夠妳用到死！」反正那混蛋不會回來，卻驚覺手被擋，白玉被奪去，回頭壹看要發火。是那個身穿靛藍的男子，他輕問：「姑娘為何有家母遺物？」 流水不放手：「姑娘閨名白落花，對吧？」 白落花只想到壹個字：草！少婦緊隨，掏出紫檀木佩：「我們鄭氏商行竟出如此敗類！鄭家何時說過設診病就不能治病？」掌管氣勢頓失，哈著腰：「小人不知大小姐到來！都是壹場誤會…」「那妳還不放過大夫出來？！」白落花終於可以入內捉住壹個大夫，流水喊住手壹指，她只見了兩匹馬，只拋下句「謝了！」便趕回月洲村。暗道幸好走得快，否則流水娘子怕要誤會她和流水有些甚麽。 壹個略懂醫理的白阿姨自然比不上正經大夫。大夫壹出現嬋姑的女兒總算保住，大家才松口氣。白落花出去打算餵驢才醒覺自己遺下家驢，正要回城找卻見壹對人馬，領頭便是流水騎著自家家驢，只好硬著頭皮相迎：「啊謝過公子。」「落花很久沒見了！」「唔，很久設見，流水。」流水明白這麽多年突如其來的到來自然不適應，默默將家驢梆好，再走到欄桿倚著：「我，真的不是故意搬家」「我自然明白，當日妳舅舅壹說接妳入城住妳話都比平時多了。」流水斜目, 落花的臉要多扭曲就多扭曲：「妳確定妳明白？」落花幹脆轉身：「不必多說了。」她明白壹開始流水就和自己不是同路人，根本就不應多想。流水感到二人之間變得更尷尬，手也不知放裏去。幸而天色早晚，流水有了靈感：「餵都晚了妳倒不會要我們露宿街頭！就借宿壹夜！」「嚇？！」「不行嗎？」「可以說不嗎？」「自然不可以。」「那就勞煩白姨和落花姑娘！」落花翻白眼，揮手示意自己知道。卻意外見壹抹夾竹桃，、著看著，竟有幾分流水娘子的身影。呸！亂想！妳不如想想如何和白阿姨交代借宿壹事，落花心想。 白阿姨其實有點不喜流水，她沒說，但落花感覺到，好像飯桌上不留給流水雞腿，，上山采草藥的擔子全落在流水，好像白阿姨想趕流水走。她試著說，白阿姨竟說：「不要和這小子走得太近！」嚇？落花自然不理，雞腿照留給他，壹起采草藥，流水可是她最好的朋友！ 果然飯桌上接近無人談話。初時嬋姑還千謝萬謝流水和他的娘子，誰猜到我竟來就碰到晏國首富嫡長女鄭青釧和她相公，直接要來個大夫？不過說過客套話，就只剩下流水娘子鄭青釧問我：「白姑娘妳如何認識阿瑞？」 「當年妳常和阿瑞到桃花溪嗎？有機會不如帶我們夫妻倆再走壹次？」 「咦這草藥聽著很別致，白姑娘，阿瑞都見過了，妳壹定要帶我看看！」哎那有城內名門如此多廢話？眼見白阿姨臉色越來越臭，這飯真的吃不下！我說自己有些積食小跑出去。凈白月光倒映在桃花溪上，哎就就像那句甚麽亭亭曉月映，。忽然傳來壹陣打破幽靜，落花扭頭壹看，又是流水？！「妳又來幹嗎？」「就不許我亦積食嗎？」咱無話說，並行到桃花樹下。「不如我說個故事給妳聽？」流水幽幽說「妳開心便好。」 很久很久以前，晏國先帝還在，有個大家族叫胡家。胡家嫡系就只有個叫胡卓的小男孩，他可以叫先帝做表舅，是真正的外戚子弟。爹爹更是當朝宰相。胡卓曾以為這壹切就是永恒。有壹天爹爹叫管家全叔帶胡卓到鄉下玩幾天，全叔給胡卓買了糖公仔，好看極了！他偷偷回家要告訴爹娘。他終於跑到家門，家門就貼上封條。爹爹的頭就懸掛在門前，滴下來的血水全在胡卓的肩。 胡卓再見血就暈，因為他還見過第二次。 那壹天就定格在全叔胸口被桶，口形還說著：「走！」 官兵追他追到月洲村，他跑，他只管！因為他要替爹娘報仇！ 落花又壹次見到眼淚打滾在流水眼中，她最怕看到流水這個樣子，眼見他淡然樣子，更是啞口無言。想伸手又覺於禮不合，最後只好扯些話說：「那妳現在如何住在妳舅父家？」「對外說我是他養子季琉瑞。」「那真的對當年的事沒頭緒？」「唔，先帝刪掉所有相關史料，毫無頭緒。」氣氛又靜下來，到落花不知將手放到那裏，還好落花站起來，在樹下翻出兩個桃花酒：「好啦！既然妳有苦衷！我自然原諒妳！終於見到妳，不枉我偷偷釀了酒，我們兒時可說過要壹齊好好喝！」 綠煙漸近，月色漸暗，而落花流水臉早漸紅，互相靠著。晚空中閃壹絲煙火。落花頓覺奇怪，流水從容笑了：「是青釧表妹，她最愛煙火。」「小時侯剛到鄭府我怯怯地走，她是第壹個跟我說話的人。」「她從小喜歡雪地放煙花，我瞞著舅舅陪她放，結果第二天我被舅舅打到下不了床。」「不過，舅舅和表妹是我世上所存無幾的親人。我會照顧護好們。」「放心吧我的好兄弟，我全力撐妳！」落花用力拍流水：「哎那妳和妳表妹有娃沒？」「嚇？！」「娃娃啊！去年張三想娶我，張三的娘偏要個大胖娃娃！我還是個娃，就當娘？沒門！所以嫁不出去呢！我想去當個女俠傲遊於世。」流水溫柔看著落花：「我還未當爹呢。」「落花，和我回京城吧。」 白落花當時並沒有答應, 但第二天壹齊回京城。 因為，白阿姨失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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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花兒！」嬋姑跌跌撞撞跑到桃花樹竟見落花流水相互倚著睡,只好小心拉開落花,輕拍她: 「落花！」落花易醒, 壹扭便會意自己太近季琉瑞便走開，季琉瑞亳無反應，倒在石澗路依然照睡不誤。落花忍俊不禁笑了出來，嬋姑忍不住落花入樹叢：「妳還笑？白姨不在了！」 落花瞬間變臉：「不可能！昨天她還有說有笑，又沒說要走？！不可能！」 嬋姑捉住落花：「真的！昨夜我怕女兒睡不安起來看看，結果壹往窗看有壹大群人來到村…」 「是官兵？」 「不像，倒像壹群流寇，啊！他們心口都繡了萱草！就往妳們茅房去，就此時，」嬋姑壓低聲線：「白姨出現在窗前！她說她仇家找到她，要走了。她把這封信托我給妳。」落花知道，白阿姨懂武，村內只跟嬋姑親近，其他人家都不願來往。當年季琉瑞來住近壹年她次次努力給琉瑞壓力。原來她有仇家。但她安全嗎？她去那？她會告欣我去那？落花滿眼期待去開，倒是有壹大團字，卻從未提及去向。 「可是，落花…」「嗯？」「我想妳留個心眼！那個鄭小姐季公子壹來，白姨就離…」 「不會, 琉瑞是我好友。」   琉瑞眼見落花發呆，扭馬頭往後壹揮：「餵！別慌我已經托舅舅叫各商行看看白姨」落花深覺奇怪：「妳是他女婿，難道和各商行無聯絡？」「啊！自然不是。」「那妳為何不直接叫各商行幫妳找？」琉瑞竟答不出來，摸著後頸：「哎我懶啊！而且表妹和他們熟壹點。」落花更不好說，她現在才知道，原來城中姑娘並非三步不出家門！就覺得那兒怪怪…她擡頭看著隊伍，帶頭的是鄭青釧。所有仆從沿路尋找合適客房，全問鄭青釧的意見，絲亳沒有任何求取琉瑞意見的意圖。落花感覺琉瑞不像鄭府女婿，倒像普通侍從。但她設有再多問，她怕自己多心，且她來的目的亦非管這些事。這是琉瑞的私事。   壹行人直接進入鄭氏商行名下雲來客居，鄭青釧便派人通知福州各商行明日壹同用膳聚舊，再分配各人房間。落花本想先回房梳理白阿姨出逃壹事，誰知她經過書。算了不怪自己事，但鄭青釧明明是琉瑞的妻子，為何有疑問不能直問？而且鄭青釧更將信拆閱讀，再提筆寫些，過後又小心封好在淡綠色的信封收入衣袖。鄭青釧拍拍衣袖離去。落花便迅速轉入自己房內，以免被發現。小心翼翼關好門，落花壹下了沒主意。如果鄭青釧並非有意偷看擅自改動，那告訴琉瑞便破壞他們夫妻情分！告訴琉瑞便如說人是非？自己本就投靠他，這不是叫琉瑞難做？如果真如落花所猜，鄭青釧豈非早已暗下多跘腳石給琉瑞？！她對琉瑞都成虛情假意！落花更說不得，因為腦中是琉瑞真切的剖白：「舅舅和表妹是我世上所存無幾的親人。我會照顧護好他們。」落花呼吸困難，她說不口。先壓下找更多證據再說，否則平白委屈了他人。落花坐好，抽出白阿姨留下的信。信中壹字不提去處，只有壹個故事。第壹段墨水較重，應為新添；而寫著故事的第二段墨水較輕，應為舊作：   落花，想不到如此快就要告訴妳這個故事，妳知道輕重，不要重蹈覆徹。   從前，琴兒在京城壹個宏偉精致的大房子當婢女。她和小姐從小玩在壹起，可是小姐的父親想偷大房子的寶藏。有人想阻止，於是叫阿離拉琴兒做線眼。琴兒真的不想，她知道為此可以害死小姐。可是她拒絕不了阿離，他們也是從小的玩伴。每壹次自己闖禍都是阿離頂罪。而且阿離早已以壹盒桃花糕作聘：「琴兒，做線眼是舍魚而取熊掌。我希望妳站在正義的壹邊。」琴兒拿著盒桃花糕哭了壹夜才答應。最後琴兒永遠忘不了小姐．望的眼神，悲恨的自盡，還有些溫血濺到琴兒的臉。當夜，琴兒扔了盒桃花糕，離開京城。琴兒希望，不論她自己還是小落花，不要去京城。因為京城教識她甚麽是身不由己。   甚麽？不要去京城？我現在不就在逆白阿姨？落花卻估不到有人忽然敲門，連手中的信都弄了。「誰？」琉瑞推門而入：「我啊！」「靠我才設給妳嚇到！有事？」「哎表妹叫我到嶽府送信，反正要出門，不如帶妳見識城中市集？」落花壹下子口水都流了。從前聽張三爹說市集是壹個只有妳想不到找甚麽而設有妳找不到的東西，還有數不淸的美食！再仔細看琉瑞正握著壹個淡綠色的信封，於情放理都應該出：「好，那就恭敬不如從命！亅   果然市集便如張三爹所說，熙來人往，眼花遼亂。落花緊跟琉瑞，琉瑞卻壹把捉住她手臂：「跟好！」落花只感到手臂觸碰處熱辣辣，很不自然推開他。卻見琉瑞溫和的笑容壹下子扭曲，落花黑人問號，明明剛才心情美美達。現在就不爽？真的，大寫的不爽。琉瑞見落花亳無反應氣不從打來，壹個勁往前找，落花頭痛，只好拉著琉璃的衣角：「好啦！這算我牽住了妳！」琉瑞溫和的笑容總算回來，可下壹秒他就掛不住笑容「琉瑞妳已有娘子，我們還是回避壹下比較好。」   對啊！他早已有娘子了。幸好落花很快就她瞧見壹個賣梳子的攤位,壹把松手看梳子。意想不到的是梳子也有各式各樣的材料,玉做的、竹做的、連琉璃做都有！比起月洲村的木梳,這些精致很多！雖然落花總感有人在背後盯著,她也不理,拿起梳子。這把琉璃梳鑲嵌了黃瑪瑙,連在玉紋成了壹串橘子,趣致極了！落花忍不住問:「老板娘這梳多少錢？」「三十兩！」「嚇？！便宜壹點吧！」老板娘沈不住氣:「我的姑娘啊！這可是琉璃做的！已經最便宜呢！愛買不買！」此時壹對男女走來那女的壹把搶來:「算吧！看妳不買老板娘算我吧！」可那男的卻猶豫不決,落花默默看著,這梳實在太貴了她自己正打算回去卻聽壹句:「老板娘我要了！」所有人壹擦眼看到琉瑞已掏出錢,老板娘眉開眼笑,趕緊包好琉璃梳。那女顏面盡失,男的只緊隨其後。落花完全反應不到，老板娘早已笑嬉嬉：「那就恭祝公子有情人終成夫妻！白首俱好。」琉瑞心中樂得快爽快收下再塞給，落花本來想澄清，但轉念壹想梳子不就是定情盛物？！手中琉璃梳發燙，臉也發燙。連琉瑞走到嶽府交信還不擡頭。終於周遭氣息冷下，她才好意思說，她明天想換男裝壹同出席宴席，為了白阿姨也為了心中疑惑。   「但不必如此麻煩。。。」「妳想他人如那老板娘誤會我們？」「啊。。。也對」「誰！」「哎？」「總感到旁有人跟著我們。。。」   誰曉得，明天的宴席是場鴻門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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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光澤大地，落花被照醒，才發現自己手攬住白啊姨的信，昨晚自己壹直研究她的信，白啊姨其實好可能如嬋姑所言，總有些關聯。她不會放手。因為白啊姨就是她如假包換的親娘。糟了！她這個時候才記起自己要買套男裝！可壹看便知自己遲了許多，那有時間再去買？門外傳來敲門聲，落花收好信，壹開門見到鄭青釧：「我今早知道妳想壹同出席宴席，便特意拿了套男裝聽到，妳試試合身不合身？」落花大喜，馬上領去穿。還好合身，不容她想，壹眾人便上車。鄭青釧硬要拉琉瑞，琉瑞忍不住說：「我和落花多年沒見，妳。。。」「我不管，誰才是妳娘子？！」下人聽到不禁低頭，落花壹下子不好意思，想起昨晚琉瑞和自己夜遊神，還有琉璃梳。她主動提出坐別的車：「反正我容易暈車，還是壹個人比較好。」上了車才想通奇怪之————鄭青釧何以得知她想著穿男裝去宴席？ 鄭青釧壹把拉琉瑞上車，琉瑞不解：「表妹為何要我單獨與妳同車？」鄭青釧壓低聲線說：「爹要我告訴妳壹會宣告鄭氏商行折帳說是妳自己的想法。」 「甚麼？！」 「我亦深知當中難處，但這主意本是妳提出，妳總要為此負責。」 琉瑞自然知道，近壹二年令家發現新鹽田，使鄭家鹽務市場估有大減。昔日先帝看重鄭家，特許鄭家經營權，鄭家特以獨自負盈虧。如今盈利早已倒退，折帳自然為鄭家好。。。 「可是表妹，這些年運鹽山路不平，風險高，要其他商行答應太難為。。。」「所以才要表哥說是妳自己的想法！妳是鄭家的人，理當如此。」琉瑞接過鄭青釧準備的說辭，連自己想法亦只可跟家中意思。但他不想鄭青釧為難，摸摸她的頭：「放心，表哥會處理好。」 眾人入席，琉瑞已見大家臉色慘白。生意難做誰笑得出。琉瑞只好硬頭皮說，所幸大家理解，可是 落花發現飲目光竟全落到自己身上。而大家亦用壹種壹言難盡的眼神看自己。還好自己穿了男裝，琉瑞同樣留神到，正要說自己是他的新跟班時，嶽先生匆匆入席：「妳就是季公子養的外室？！」 完全想不到嶽先生會有如此舉動，佢衝上質問琉瑞：「想不到季公子是忘思負義之類！」 琉瑞錯愕：「嶽先生我們之間是否有。。。」「自然沒有！」嶽先生擺出壹封淡紫色信函，「嶽某好意邀請壹同開業，妳竟不顧鄭老爺我的養育之恩，無他的善良，妳還是個乞丐！」琉瑞慌了：「嶽先生我絕非忘思負義我。。。」「妳在信中唔口口聲聲話為個姑娘而折帳，啊我家管事看到，就是這姑娘！妳前日還同她夜遊！」鄭青釧難以置信，琉瑞看出她眼中悲憤交加，伸手想解釋但鄭青釧奔向大街。大家化身吃瓜告辭，琉瑞都不知應先向嶽先生解釋，還是先安撫鄭青釧。 落花盯著信函，又看掩面抽泣的鄭青釧。果然昨日沒想錯，真的有人跟蹤。。。 ——————————————————————————————————————————— 「是我添煩了，流水明日不如我。。。」 「不可」琉瑞摸頭：「我又不是第壹次遇到。。。」 「嚇？」 「壹直以來我很努力去做各種工作，可是每次都搞砸。。。我想不如去考功名，至少可以入官場查清事實，但。。。表妹怕我出意外。。。」 落花以前或許心無旁念，可經過今日壹事，她心中忐忑，好像琉瑞故意不想心深究：「妳真的，認為如此」「？」「沒想到甚麼。」「落花」琉瑞認真握緊落花手臂，落花馬上挪動偏偏他不放：「別走，好嗎？」 多年後，落花才慨嘆，只要他露出如此面目，她甚麼都拒絕不了。本來說下個月走，再拖到下個月等 新茶館開張再走；琉瑞 後來說要等京城楓葉出現了壹同遊覽才放她走。結果她壹留就留到寒冬。落花其實知道麻煩,半年來毫無線索,餐桌上各房故意為難,又不可以自由行事,後添麻煩。昨日她還差點喝下有毒的茶水。算得上她壹生活得最累的日子,她想月洲村了,想桃花樹了。或許試試去其他地方,真的不知就回村等。那是她的家,白阿姨終會回家。 琉璃近日越發無心生意,他難過過往他不介意壹切吃虧。落花全都看在眼內,但他更怕她離去。每壹次她都答應出來,可每壹次她越發被動,最後二人又要分開。知己自然應在壹起,所以這壹次他正打算主動再邀落花,他就收到壹份草藥,燒出來的顔色告訴他:明日除夕、子時壹聚。 他亦喜亦悲,喜是落花終於主動邀約；悲是她此終堅信有人監視他們。 落花推開門，壹入眼簾便是橘色千秋立於漫天風雪。不知道還以為是從前在月洲村南的千秋。她壹步壹步走近，輕撫紅繩，正想坐下倒記起重點，連忙摸摸坐板。此時傳來琉璃聲音：「怕我在坐板上了顏料嗎？」落花擺手：「自然啦，我們小時可倚仗顏料才順利佔了村南的千秋。」她坐下：「不知不覺，張三李四都成親了。妳都有家業了。」我們身邊早已非只有遊戲玩伴，還有很多繁複的事。 「妳還是打算離開？」「唔。」兩人明明站得很近，回應他們只剩下簫風和飄雪。 落花坐下，努力蕩上去，伸出手       碰雪花。可惜就差壹點點，千秋便訊速後退，壹下子擦過雪地。她再蕩，偏偏依然    觸 不到。落花不甘心再提氣，壹對暖手壹推，她終於   觸摸      雪花。就如第壹次見雨，她伸出舌頭舔，無味；她終於捉到雪落     鱗    片 ，壹放手才知此非如花瓣，壹用力壹搡只能化水，花瓣至少可以流有餘香韻味串齒。她如後退的千秋失落，但再碰到那雙暖手，心中悠哉。可以就如斯壹輩子。。。 呸呸呸甚麼壹輩子，不可再如此，難道自己還要沈迷？自己可能腦子出毛病，竟想和琉璃每年壹起蕩千秋。她想跑壹趴在琉璃身上，他高挺的     還佔了雪花。。。。特別精緻？！ 還是壹個噴嚏打破僵局，琉璃輕推她：「我去拿件披掛。」「啊啊啊好！」就在目送他離開，落花才看到手握緊煙花棒的鄭青釧，自己看到她她還呆住。剛才她都看到了。。。幹。。。 她只好不在意亂聊:「哎今天天有點冷啊..鄭姑娘」 「別在意,我自幼身體不好,偷放煙花還連累阿瑞。妳陪他比較好。反正我是他的妻。」 落花不想聊:「其實我打算走去其他地方找白阿姨。」 「啊原來如此我也不是別的意思。」 「可我也沒線索不知去那好」 「啊我記得白姑失蹤前壹夜有壹群人來到村中然後向西走,不如妳去西走？」 ———————————————————————————————————————— 白落花壹整夜沒睡 當夜,她睡前確定琉瑞和鄭青釧都睡下,不可能見到嬋姑所見,除非... 「哎,如此巧合我也見到壹群人,還要著繡萱草的衣服！」 為了白啊姨， 為了琉瑞，我壹定要查清。白落花想:如果我今晚平安,壹切都是我多心了。 否則 胡府滅門案恐怕不只是個滅門落花推開門，壹入眼簾便是橘色千秋立於漫天風雪。不知道還以為是從前在月洲村南的千秋。她壹步壹步走近，輕撫紅繩，正想坐下倒記起重點，連忙摸摸坐板。此時傳來琉璃聲音：「怕我在坐板上了顏料嗎？」落花擺手：「自然啦，我們小時可倚仗顏料才順利佔了村南的千秋。」她坐下：「不知不覺，張三李四都成親了。妳都有家業了。」我們身邊早已非只有遊戲玩伴，還有很多繁複的事。 「妳還是打算離開？」「唔。」兩人明明站得很近，回應他們只剩下簫風和飄雪。 落花坐下，努力蕩上去，伸出手       碰雪花。可惜就差壹點點，千秋便訊速後退，壹下子擦過雪地。她再蕩，偏偏依然    觸 不到。落花不甘心再提氣，壹對暖手壹推，她終於   觸摸      雪花。就如第壹次見雨，她伸出舌頭舔，無味；她終於捉到雪落     鱗    片 ，壹放手才知此非如花瓣，壹用力壹搡只能化水，花瓣至少可以流有餘香韻味串齒。她如後退的千秋失落，但再碰到那雙暖手，心中悠哉。可以就如斯壹輩子。。。 呸呸呸甚麼壹輩子，不可再如此，難道自己還要沈迷？自己可能腦子出毛病，竟想和琉璃每年壹起蕩千秋。她想跑壹趴在琉璃身上，他高挺的     還佔了雪花。。。。特別精緻？！ 還是壹個噴嚏打破僵局，琉璃輕推她：「我去拿件披掛。」「啊啊啊好！」就在目送他離開，落花才看到手握緊煙花棒的鄭青釧，自己看到她她還呆住。剛才她都看到了。。。幹。。。 她只好不在意亂聊:「哎今天天有點冷啊..鄭姑娘」 「別在意,我自幼身體不好,偷放煙花還連累阿瑞。妳陪他比較好。反正我是他的妻。」 落花不想聊:「其實我打算走去其他地方找白阿姨。」 「啊原來如此我也不是別的意思。」 「可我也沒線索不知去那好」 「啊我記得白姑失蹤前壹夜有壹群人來到村中然後向西走,不如妳去西走？」 ———————————————————————————————————————— 白落花壹整夜沒睡 當夜,她睡前確定琉瑞和鄭青釧都睡下,不可能見到嬋姑所見,除非... 「哎,如此巧合我也見到壹群人,還要著繡萱草的衣服！」 為了白啊姨， 為了琉瑞，我壹定要查清。白落花想:如果我今晚平安,壹切都是我多心了。 否則 胡府滅門案恐怕不只是個滅門  。





偏問此恨濃不濃 (第五章)



清晨光澤大地，落花被照醒，才發現自己手攬住白啊姨的信，昨晚自己壹直研究她的信，白啊姨其實好可能如嬋姑所言，總有些關聯。她不會放手。因為白啊姨就是她如假包換的親娘。糟了！她這個時候才記起自己要買套男裝！可壹看便知自己遲了許多，那有時間再去買？門外傳來敲門聲，落花收好信，壹開門見到鄭青釧：「我今早知道妳想壹同出席宴席，便特意拿了套男裝聽到，妳試試合身不合身？」落花大喜，馬上領去穿。還好合身，不容她想，壹眾人便上車。鄭青釧硬要拉琉瑞，琉瑞忍不住說：「我和落花多年沒見，妳。。。」「我不管，誰才是妳娘子？！」下人聽到不禁低頭，落花壹下子不好意思，想起昨晚琉瑞和自己夜遊神，還有琉璃梳。她主動提出坐別的車：「反正我容易暈車，還是壹個人比較好。」上了車才想通奇怪之————鄭青釧何以得知她想著穿男裝去宴席？ 鄭青釧壹把拉琉瑞上車，琉瑞不解：「表妹為何要我單獨與妳同車？」鄭青釧壓低聲線說：「爹要我告訴妳壹會宣告鄭氏商行折帳說是妳自己的想法。」 「甚麼？！」 「我亦深知當中難處，但這主意本是妳提出，妳總要為此負責。」 琉瑞自然知道，近壹二年令家發現新鹽田，使鄭家鹽務市場估有大減。昔日先帝看重鄭家，特許鄭家經營權，鄭家特以獨自負盈虧。如今盈利早已倒退，折帳自然為鄭家好。。。 「可是表妹，這些年運鹽山路不平，風險高，要其他商行答應太難為。。。」「所以才要表哥說是妳自己的想法！妳是鄭家的人，理當如此。」琉瑞接過鄭青釧準備的說辭，連自己想法亦只可跟家中意思。但他不想鄭青釧為難，摸摸她的頭：「放心，表哥會處理好。」 眾人入席，琉瑞已見大家臉色慘白。生意難做誰笑得出。琉瑞只好硬頭皮說，所幸大家理解，可是 落花發現飲目光竟全落到自己身上。而大家亦用壹種壹言難盡的眼神看自己。還好自己穿了男裝，琉瑞同樣留神到，正要說自己是他的新跟班時，嶽先生匆匆入席：「妳就是季公子養的外室？！」 完全想不到嶽先生會有如此舉動，佢衝上質問琉瑞：「想不到季公子是忘思負義之類！」 琉瑞錯愕：「嶽先生我們之間是否有。。。」「自然沒有！」嶽先生擺出壹封淡紫色信函，「嶽某好意邀請壹同開業，妳竟不顧鄭老爺我的養育之恩，無他的善良，妳還是個乞丐！」琉瑞慌了：「嶽先生我絕非忘思負義我。。。」「妳在信中唔口口聲聲話為個姑娘而折帳，啊我家管事看到，就是這姑娘！妳前日還同她夜遊！」鄭青釧難以置信，琉瑞看出她眼中悲憤交加，伸手想解釋但鄭青釧奔向大街。大家化身吃瓜告辭，琉瑞都不知應先向嶽先生解釋，還是先安撫鄭青釧。 落花盯著信函，又看掩面抽泣的鄭青釧。果然昨日沒想錯，真的有人跟蹤。。。 ——————————————————————————————————————————— 「是我添煩了，流水明日不如我。。。」 「不可」琉瑞摸頭：「我又不是第壹次遇到。。。」 「嚇？」 「壹直以來我很努力去做各種工作，可是每次都搞砸。。。我想不如去考功名，至少可以入官場查清事實，但。。。表妹怕我出意外。。。」 落花以前或許心無旁念，可經過今日壹事，她心中忐忑，好像琉瑞故意不想心深究：「妳真的，認為如此」「？」「沒想到甚麼。」「落花」琉瑞認真握緊落花手臂，落花馬上挪動偏偏他不放：「別走，好嗎？」 多年後，落花才慨嘆，只要他露出如此面目，她甚麼都拒絕不了。本來說下個月走，再拖到下個月等 新茶館開張再走；琉瑞 後來說要等京城楓葉出現了壹同遊覽才放她走。結果她壹留就留到寒冬。落花其實知道麻煩,半年來毫無線索,餐桌上各房故意為難,又不可以自由行事,後添麻煩。昨日她還差點喝下有毒的茶水。算得上她壹生活得最累的日子,她想月洲村了,想桃花樹了。或許試試去其他地方,真的不知就回村等。那是她的家,白阿姨終會回家。 琉璃近日越發無心生意,他難過過往他不介意壹切吃虧。落花全都看在眼內,但他更怕她離去。每壹次她都答應出來,可每壹次她越發被動,最後二人又要分開。知己自然應在壹起,所以這壹次他正打算主動再邀落花,他就收到壹份草藥,燒出來的顔色告訴他:明日除夕、子時壹聚。 他亦喜亦悲,喜是落花終於主動邀約；悲是她此終堅信有人監視他們。 落花推開門，壹入眼簾便是橘色千秋立於漫天風雪。不知道還以為是從前在月洲村南的千秋。她壹步壹步走近，輕撫紅繩，正想坐下倒記起重點，連忙摸摸坐板。此時傳來琉璃聲音：「怕我在坐板上了顏料嗎？」落花擺手：「自然啦，我們小時可倚仗顏料才順利佔了村南的千秋。」她坐下：「不知不覺，張三李四都成親了。妳都有家業了。」我們身邊早已非只有遊戲玩伴，還有很多繁複的事。 「妳還是打算離開？」「唔。」兩人明明站得很近，回應他們只剩下簫風和飄雪。 落花坐下，努力蕩上去，伸出手       碰雪花。可惜就差壹點點，千秋便訊速後退，壹下子擦過雪地。她再蕩，偏偏依然    觸 不到。落花不甘心再提氣，壹對暖手壹推，她終於   觸摸      雪花。就如第壹次見雨，她伸出舌頭舔，無味；她終於捉到雪落     鱗    片 ，壹放手才知此非如花瓣，壹用力壹搡只能化水，花瓣至少可以流有餘香韻味串齒。她如後退的千秋失落，但再碰到那雙暖手，心中悠哉。可以就如斯壹輩子。。。 呸呸呸甚麼壹輩子，不可再如此，難道自己還要沈迷？自己可能腦子出毛病，竟想和琉璃每年壹起蕩千秋。她想跑壹趴在琉璃身上，他高挺的     還佔了雪花。。。。特別精緻？！ 還是壹個噴嚏打破僵局，琉璃輕推她：「我去拿件披掛。」「啊啊啊好！」就在目送他離開，落花才看到手握緊煙花棒的鄭青釧，自己看到她她還呆住。剛才她都看到了。。。幹。。。 她只好不在意亂聊:「哎今天天有點冷啊..鄭姑娘」 「別在意,我自幼身體不好,偷放煙花還連累阿瑞。妳陪他比較好。反正我是他的妻。」 落花不想聊:「其實我打算走去其他地方找白阿姨。」 「啊原來如此我也不是別的意思。」 「可我也沒線索不知去那好」 「啊我記得白姑失蹤前壹夜有壹群人來到村中然後向西走,不如妳去西走？」 ———————————————————————————————————————— 白落花壹整夜沒睡 當夜,她睡前確定琉瑞和鄭青釧都睡下,不可能見到嬋姑所見,除非... 「哎,如此巧合我也見到壹群人,還要著繡萱草的衣服！」 為了白啊姨， 為了琉瑞，我壹定要查清。白落花想:如果我今晚平安,壹切都是我多心了。 否則 胡府滅門案恐怕不只是個滅門落花推開門，壹入眼簾便是橘色千秋立於漫天風雪。不知道還以為是從前在月洲村南的千秋。她壹步壹步走近，輕撫紅繩，正想坐下倒記起重點，連忙摸摸坐板。此時傳來琉璃聲音：「怕我在坐板上了顏料嗎？」落花擺手：「自然啦，我們小時可倚仗顏料才順利佔了村南的千秋。」她坐下：「不知不覺，張三李四都成親了。妳都有家業了。」我們身邊早已非只有遊戲玩伴，還有很多繁複的事。 「妳還是打算離開？」「唔。」兩人明明站得很近，回應他們只剩下簫風和飄雪。 落花坐下，努力蕩上去，伸出手       碰雪花。可惜就差壹點點，千秋便訊速後退，壹下子擦過雪地。她再蕩，偏偏依然    觸 不到。落花不甘心再提氣，壹對暖手壹推，她終於   觸摸      雪花。就如第壹次見雨，她伸出舌頭舔，無味；她終於捉到雪落     鱗    片 ，壹放手才知此非如花瓣，壹用力壹搡只能化水，花瓣至少可以流有餘香韻味串齒。她如後退的千秋失落，但再碰到那雙暖手，心中悠哉。可以就如斯壹輩子。。。 呸呸呸甚麼壹輩子，不可再如此，難道自己還要沈迷？自己可能腦子出毛病，竟想和琉璃每年壹起蕩千秋。她想跑壹趴在琉璃身上，他高挺的     還佔了雪花。。。。特別精緻？！ 還是壹個噴嚏打破僵局，琉璃輕推她：「我去拿件披掛。」「啊啊啊好！」就在目送他離開，落花才看到手握緊煙花棒的鄭青釧，自己看到她她還呆住。剛才她都看到了。。。幹。。。 她只好不在意亂聊:「哎今天天有點冷啊..鄭姑娘」 「別在意,我自幼身體不好,偷放煙花還連累阿瑞。妳陪他比較好。反正我是他的妻。」 落花不想聊:「其實我打算走去其他地方找白阿姨。」 「啊原來如此我也不是別的意思。」 「可我也沒線索不知去那好」 「啊我記得白姑失蹤前壹夜有壹群人來到村中然後向西走,不如妳去西走？」 ———————————————————————————————————————— 白落花壹整夜沒睡 當夜,她睡前確定琉瑞和鄭青釧都睡下,不可能見到嬋姑所見,除非... 「哎,如此巧合我也見到壹群人,還要著繡萱草的衣服！」 為了白啊姨， 為了琉瑞，我壹定要查清。白落花想:如果我今晚平安,壹切都是我多心了。 否則 胡府滅門案恐怕不只是個滅門  。





[後來我們甚麼都有，就無你]  (第六章)



「天地人和。三更。三更～～～」街道上連青樓都已關門，獨自一人行走連自己的呼吸聲聽得清楚。落花心怕多思，但攤檔突然卸出一堆積物，抬頭一看，才發現是夜貓。落花暗笑，真的多心了哈哈。想到自己和琉瑞對賭怕是自己輸了。其實她也希望鄭家只是削權，并非有害人之意。她還未回過神，一重物撲向自己，她連忙出手擲骰子擊退，真接落地，才看清是一個附上萱草鐵磚。「糟糕！」落花果然感受一陣快風，扛頂回看，劍尖已觸到鼻頭。


如果她真的是普通人，她可以去地府報到了。


———————————————————————————————————————————


嶽先生早已備好字畫，上前道喜：「 上次是嶽某疑心過大，以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腹 。因此嶽某一知季公子生辰，特以尋得霜瑤樓名帥 出品的宴菜，還望季公子笑納。」鄭青釧亦一同拉著琉瑞，和嶽先生眾人將他迎入鄭家奢綾廳，內頭早已排出端莊得體的圍席，各自已擺放式數配料酒菜，淨手漱口盅都配備完善。完全是一個堂堂正正的大宴會。先不論鄭家从接他回家後現在才第一次專為他慶生，更一擺就如此鄭重其事正式宴席。琉瑞還未定神，鄭青釧更拉他入西席：「啊瑞別發呆了！你不能浪費大家心機，要好好受啊！」西席是主人席，亦是最高地位人士才坐，至少不是他坐，他平日未必會出席宴會，坐都只坐在坐南角落。


今晚太古怪了，琉瑞低語：「不如再試試找找落花？難得我生日。」鄭青釧拖著他，大聲回：「叫白姑娘？」嶽夫人倒說話：「想不到季公子旁有嬌妻還念著出面的人，等等她是不是老爺上次提到季公子為她不惜要和老爺分帳？！」議論四起，不少人把玩酒杯。琉瑞啞然，半年都平息不了。他亦再看鄭青釧，偏她此時終於願意澄清，琉瑞以為終算完事，鄭青釧語出更驚人：「白姑娘只是啊瑞的青梅竹馬 兩小無猜。」好好的兒時玩伴我解釋多少次了！琉瑞未出聲嶽先生便無縫交接：「上次嶽某誤會。其實他們感情很好，白姑娘 親後投身鄭府，出入形影不離。」鄭青釧笑回：「其實白姑娘要留下來我沒意見，只要他開心我便心足。」


嶽夫人更坐不住了：「人人都知當日是鄭老爺收留你才可以活下來！人人亦知青釧小姐身子弱，鄭老爺信你才委以重任，否則你如何有機會把持晏国航海獨門生意？！你們說說是不是道理？！」雖然沒人回話，但大家面上全是認同。



琉瑞笑了，「你一定不是沒事替我慶生，表。妹。」鄭青釧完全想不到他會如此說。眾人更為驚訝，嶽夫人忍不住指向琉瑞：「你竟然大膽到呼青釧小姐做表妹？！她可是鄭府長女！鄭家總管家！」


剛剛靜靜看好戲的人竊竊私語：「我明明記得是鄭老爺收養他。。。」

「說是無親無故只能流浪街頭」

「我倒看懂了。。。現在乾脆攀親了！」

原來舅父一直以來是如斯說辭，他不理：「其實舅父說了上一半。」

「何以見得？」嶽先生按住急於出聲的嶽夫人「當年母親不理家族反對和我父親成親，後來父親母親不幸亡故。為免節外生枝，所以稱我為養子。」



嶽先生一下子彷然大悟，全然不看鄭青釧，馬上拉過嶽夫人：「都是我等誤解太多了。」其他賓客亦一同坐下，不少更敬酒，賠不是。只是，鄭青釧面色一沉，她怎會猜到局面是出其不意。。。但她不能就此了事，便向嶽先生打眼睛，他卻扭頭給琉瑞敬酒？！唯有自己出手：「 表哥只是稱呼，我往後便叫你表哥。 表哥今日宴席父親特意為你準備一台好戲叫〖鴻門宴〗，由晏国第一戲班呈現。不如表哥先坐下欣賞？」


「不必了。」「公子不如。。。」琉瑞亦不管，轉身離去。鄭青釧面色七彩：「諸位請先回座，容小女子失陪一會。」


晚冬灑白梅，朝春去何家？面對一樹子梅香，琉瑞並無任何雅興。他現在只是感到再厚重的毛皮都不管暖，只要一回想起落花那個打賭，他便感受不到溫度。


「我和你賭，至少鄭青釧，用心不良。」他接收了落花給的月洲花 ，這花是月洲村獨有的花，香如花但誰掂到身上留香。於是琉瑞便把一件染了月洲花香的衣裳賞給貼身侍女，結果他故意去鄭青釧房間，他再用月洲草一探，月洲草便變色了。再回頭一看，鄭青釧已追出來：「啊瑞你快回去啊！你剛剛這樣去了叫你我們如何身處？！」琉瑞淡淡的：「表妹。」鄭青釧沒想到他連自己名字不叫：「其實不急你真的不舒服。。」「鄭青釧！再沒有下次了！」鄭青釧一下子氣不知从何來：「琉瑞你有意思嗎？胡亂說話小心別人翻出胡家我們都會出事？你把我爹放在那兒？你又把我放在那兒？」琉瑞折磨掉梅花片：「可我解釋了足足半年，流言就足足傳了半年！」

「今晚亦是你引開落花嗎？」鄭青釧氣卻消了，緩緩後退：「我想問你很久，

你是不是喜歡白落花？」

———————————————————————————————————————————


剛避開矛尖，一個鐵鎚已撞來，落花開始喘氣，她跌跤著拼命向前衝，一抬眸卻是死角！


mmp。。。。



「唯有一拼！」落花瞪目拼湊快碎裂的骰子，「反正我活不過今夜，不如讓我死得明白！」他們不理，落花不甘：「你哋這些萱草怪有名吧？再不說我到地府亂報萱草怪！中年發福無恥徒，欺負我一 個嬌小柔弱女子？！你啲好意思嗎？」他們一下子連手都停下：「姑娘你才好意思！」此刻一個靛藍衣姑娘从天而下！她抖出一枝椏質萱草：「自己人！你們找錯，翰騰樓近才是我們要找的人！」一眾萱草衣人才退回大街「我們走！」


落花得以舒口氣，行了個見面禮：「謝姑娘仗義幫忙。」靛藍衣姑娘不客氣：「你真的要謝謝我！被鄭家人盯住你好自為之吧！」落花連忙拉住靛藍衣姑娘：「既然你都願意告訴我誰要命，不如告訴我你們是甚麼組織吧？」靛藍衣姑娘意識到自己說多壞事，發狠抽出自己的手，落花不放：「我不單要知道，我更要加入你們的組織！」


靛藍衣姑娘眼都定了「我不能坐以待斃，白白等對家把我做掉，不如我先人做掉他們？」


落花最後只得到靛藍衣姑娘決絕背影，但她一邊走一邊喑自決定。抬頭只看到遠方不知所措拿着紅傘的琉瑞，只覺有趣，偷撈埋到他身後，要對準他耳邊吹時，琉瑞一感到人蹦跳馬上回身，落花想說話卻一下子被擁入懷中：「沒事便好。」


那天很靜，靜得聽到彼此心跳，落花不想推開他：「讓我去查清楚，好嗎？」「不好」「那你家案子我怕你死都查不出！」

「。。。。。。」

琉瑞只好塞入一個琉璃同心結：「正好和琉璃梳成一對，不要拒絕我。」


還好最後讓琉瑞誤導鄭青釧有人要取他性命,於是青釧同意他選一侍女叫紅傘入靈閣受訓當暗衛。落花穿起紅傘的衣服前去靈閣

「有本事你找到靈閣,便可以做掉你對家。」

落花那天还見到青釧竟在祠堂罰跪！她身子弱如何受得來？不過她嫡弟也是獨子鄭燭為她求情,想必是因為她私作決定幫人入靈閣吧？落花也不想管,頭绑琉璃梳,腰佩琉璃同心結,迎向新生活。
當時她只為白阿姨和琉瑞,正如嫦娥不惜下凡尋夫一樣.





[後來我們甚麼都有，就無你] (第七章)



迎入眼簾是一座鵝黃四合院，門前掛上「江府」橫牌樹立在叢林之中，特立於溪流之間。如果沒有門路真的沒可找到，落花盯住自己的滿是傷痕的雙臂，只剩餘少量碎布掛在右手，哎呀快痛哭我了！算了我靠！一個飛躍到自己身前一定晴才知是靛藍衣姑娘。她一回頭落花對她的形象。。。就。。。毁於一旦。。。她竟拿着一袋栗子？嘴角還貼了塊栗子皮？！「啊是你啊唷。。。唔等。。。哎總算吞下了！你真的能進得來。」落花人生第一次明白無言如何寫，還以為有些趣怪。。。她索性準備游泳渡河，誰知道靛藍衣姑娘一手拉住她：「你不能入河？」「你傻嗎？言連條船都沒有，不游泳如何到對岸？」靛藍衣姑娘 說： 「不可我帥父在河裏報好鱷魚，不信你看！」她一手拽出栗子拋入河，一條鱷魚便一下吃掉。 好吧我錯了「不如我幫你到對岸吧！你只是進來就沒了一個袖子。」好再次表示我錯了。說畢靛藍衣姑娘便背上落花，輕功水上飄，落花倒沒落下重點：「你提到帥父，想必了解這靈閣，不如你說說吧！」「也對，不過你先把一顆栗子給我。」「啊。。。好。。。」  靈閣並非官家經營但連皇帝都要讓他三分，全因靈閣多年客源遼廣，人脈縱橫交錯，沒有人可要脅靈閣。他們大可接了你生意，對家給多些便倒頭處理掉你。只有尊貴客戶才可以順手送人入靈閣當學員。學員要出三次任務加上必修主修八成才可畢業。就算日後成功畢業从靈閣接到的指令亦先於自己所忠於的。「吓，那若靈閣要我殺去自家主人我便要去？」「對啊！」落花心想你手反正伸不到就管不着我。不過真的要殺人她可以做到心安理得嗎？算了已經來到這裡只能既來之則安之，先多了解這位靛藍衣姑娘。「謝謝你的解說了，我叫紅傘，你呢？」「小亭，有時候我和去見帥父，你可要看好這袋栗子，他們就喜歡搶我的食物！」「啊。。。好。。。」  落花和小亭一同行致涼亭之下，一群學員早已筆直地坐在各自位置，落花亦跟着小亭坐到近草地一處。隨即一個身形俏瘦中年女子,她一手撥開幔簾，一手撥開自身衣掛坐下，隨意抽出卷布：「今日公布在座業績。」學員們一下子倒抽涼氣，氣溫秒降。「甚麼業績？何解如此驚慌？」落花悄然接近小亭：「皆因只要一次不能通過考察，你就馬上涼涼！」說畢還做過斷頸手勢。落花大氣呼不出：「可是第一次出任務如何落下手？」「傻啦！我們可有訓條啊！」落花心一下子安了，想必是秘訣助我成功，要殺人總要有些許準備。「便是己心既載善，便可行正道。」「吓？」「意思只要你明白有些事只能依賴我們。」「不明白。。。」「就是說，世間上是有律法和禮教約束，不過總有人要攢當中的圈子。那受害的人是否就要白白受辱？有時只要桌底手腕才解決到桌底問題。」「所以我們接的案子都是有理有節。那我們平日要學些什麼？」小亭突然之間毫不出聲，落花一抬頭便知自己初來乍到就闖禍了，只見中年女子笑問：「我倒不知，鄭家今次派來的學員，竟如此上進。」有時一個面無表情的人一笑，你身邊的空氣只會更冷。「既然你如思關心本閣學習進程，不如現在就直接體驗一下？」落花乾笑：「敢問如何體驗？」 中年女子想不到她還敢問，指向一個人：「剛剛不是派了業績？你就向和這位過不了考察 的同學比試，她勝你便走，你勝她走。」 落花早已手持骰子，無辦法她本來亦打算推卸一下可一看中年女子的眼神她便休想耍花槍，可她知自己幾斤幾兩，剛剛入到叢林已經盡全力，廢了一條袖子才可入境。現在要我同一個學帥過的學員去比試？！要她是那個將要離開的學員，她也拼死要做掉自己！落花內心叫吼，你這和叫我去死有何分別？！但容不得她多想，學員早揮出 一拳，硬生生打破樑柱。落花才險險避開，一拳又从天而降，她滾開，緊接竟是把關刀，落花才爬起來便繼續砍下，是要我死嗎？上次用骰子還抵得一時一刻只要再些力。。。但。。算啦先保命！她發出骰子一射擊關刀，竟力擋歪關刀，學員還錯愕，落花便拌倒學員下盤，再隨手接住一把匕首，反手一看才見小亭私下推出匕首。中年女子拍手： 「好啦 戲看夠了。你要是還知面子就同我滾吧。」 一眾人便知好時候走。落花人一放就接近暈倒，小亭馬上拉她，中年女子一躍：「你以你走得了？」「毛先生紅傘已經通過了！」「小亭放手！」小亭還想說但中年女子一出拳，小亭連後退，只好退出涼亭。「說吧！為何如何會懂骰靈五感術？」骰靈五感術？！只有白啊姨教過我，只學皮毛，等等，莫非這毛先生認識白啊姨？ 





[後來我們甚麼都有，就無你] (第八章)



骰靈五感術？！只有白啊姨教過我，只學皮毛，等等，莫非這毛先生認識白啊姨？ 落花說：「那你認識白琴嗎？」毛先生：「你別跟我推到其他人手中，講！是誰教你？！」落花心倒更穩了：「想必骰靈五感術是先生獨門秘技吧？只要先生告知我你是否認識白琴。我必會如實奉告。」毛先生反手搶過匕首：「別以為我看不出剛才小亭做的手腳。而且只要我動用自己力量想必亦可查到。 你不如老實交代吧！」其實自己有多少本事落花何嘗不知,只是技不如人不容她任性心中咬牙:「白琴是我養母。是她教的。」眼見毛先生不語她接住說：「不信你可以看看這封信，還有想必并非人人知些此秘技。」毛先生一看果然是自己認識的字跡：「想不到有生之年還見到妹妹親筆。」「吓？！」原來,毛先生毛歡幼時經歷經商被陷而滅門,扙着身上武功帶妹妹毛悅行走江湖繼而成立靈閣。其中她第一個客戶,自然要優待,便把唯一得真傳的毛悅送給他們,後來她只知毛悅去了鄭家，自然和自己無關。「那你就連要殺親妹妹的命令都接？」毛歡錯諤,落花更急:「當初就是一堆穿萱草的人追殺白阿姨她才失蹤。」毛歡沉默,向著內室行去:「跟我來。」二人行入內室毛歡從地板扭動機關,一本簿冊升起:「我看看我們接的生意。」落花傻目:「吓？你連自己生意對象都不知道？」毛歡無語:「誰錢多我便聽誰。」落花不明白,她是你妹妹啊！毛歡已放下簿冊:「我是知道了但說來奇怪,」「你明明是鄭家派來,為何不知是鄭家要追殺白琴？」 小亭拿着雞髀正吃得津津有味，卻見落花一動不動坐在發呆，一把手搖晃雞髀：「喂你在做甚麼呀？」落花才回過神，其實她心中有疑。為何明明白啊姨去鄭家，後來她竟離開鄭家？鄭家還追殺她？！甚至一開始為何去了鄭家，不待在原先的人家？ 可是她想過要和毛先生做交易可她有甚麼本事讓毛先生願意做這筆交易？剛剛說服毛先生取消命令她已用盡所有說辭，更甚是琉瑞未有自家勢力未入仕途原能和鄭青釧抗行？  落花很快明白，白啊姨隨時知道了不該知的事情，否則何以見得要離開鄭家？但她知道甚麼？和她被追殺有關嗎？就算有她留下的信，甚麼人名地名都無！啊啊啊如何算啊啊啊！直到落花快把頭髮拉扯掉，才驚覺小亭已站在她面前：「你是不是。。。要查案？」要命她剛剛想着想着就說出口了。。。「我可助你一力啊。」那謝了。。。。等等。。。甚麼？！ 落花說：「你可以如。。。等等毛先生是不是你帥父？」「那倒不是。」落花還未嘲笑小亭說了令她更驚喜：「但我帥父是毛先生至交，而且我已是四品，剛夠入內室湛寧閣，可查閱很多古書。」「那你有辦法自由出入吧？」小亭一看落花那閃閃發光的眼神，忽然有點後悔告訴她：「哎有是有。。。但。。。」「你放心我知道難處，只想你去打探些消息。」心想這事複雜給你說都說不清：「最多我親手在食堂有雞髀的日子都讓給你。」小亭總算答應：「那你要知道些甚麼？」「唔我多日離家，當日受鄭青釧小姐夫妻提攜，想了解下他們生意如何。」一想就壞如此錯謬小亭卻答應：「只是再隱蔽的事，就是湛寧閣上房，我都入不了。」「那我可如何入去？」「你只要是二品就可以。」 「啊那不難呸甚麼？二品這要我命嗎？」
那就唯有好好練好本事，對吧？





柔光灑在大地，雞烏初啼，一道水簾从上流傾瀉，紅衣女子卻能抵住衝流，翻身一躍一揮衣袖，便將魚一分為二，精準落地。她會心微笑，可以用這條肥魚給小亭做魚湯。想着曹操曹操就到，小亭一見自家帥姐又練功，無奈道：「 落花你已是靈閣創立以來最快升上三品的學員不必如此辛苦呀！」 「你忘了我的目標吧？」落花隨手拋出魚條，小亭一手接住：「放心之前我早幫你翻書，查到白啊姨的事，還有下月季公子要南下幫鄭家查檢鄭家醫館，不過。。。你想好如何告訴他？」 對啊，要如何開口，話自己真係無猜錯，胡家滅門是陷害真的不是純粹滅門，甚至自己白啊姨可以說是幫兇？「落花，我看了實習，下月剛好有個去對付流寇的案子你接吧？」 我不想你被騙，不想再看到你那對令我心碎的眼睛。琉瑞，那次幫你撿回白玉我還說你是我的人！不知為何，就算天天忙着練功，我天天都想見到你。 「接」


